
從反迷信到萬緣會：
廣州到東南亞的城市救贖儀式

蔡志祥

一、 前　 　 言

１９０８ 年 ９ 月 １８ 日英屬馬來亞的檳榔嶼的華文報章《檳城新報》刊登了一則廣
州城西方便醫院倡建萬緣勝會的廣告（見附錄一）。 翌日，即 １９０８ 年 ９ 月 １９ 日，
《檳城新報》又刊登了有關廣州市城西方便醫院舉辦萬善緣的報導（見附錄二）。
記者一方面從新聞報導者的立場，强調了慈善機構舉辦祭祀靈魂的萬善緣的是借
慈善爲名的迷信活動，必須筆伐。 另一方面報導了當年廣州城西方便醫院舉辦的
萬善緣的組織方法、儀式內容、壇場佈置以及不同的參與者及其活動細節，也報導
了萬善緣中最重要的元素： 祭祀祖先的附薦棚。

改良風俗、反對迷信是清末民初社會的正確語言。① 報章在這裏扮演了很重要
的播聲工具。② 然而，清末民初也是社會動蕩、天災頻仍的不安時代。 疾病和橫死
成爲社會救濟的重要議題。 １９ 世紀末。 在廣州以及沿海港口，因爲鼠疫引致的死
亡數字節節上升。 羅汝蘭引 １８９１（光緒十七年）冬吳川吳宣崇的記事，指出“鼠疫
原起： 光緒十六年（１８９０）冬，（廣州）鼠疫盛行……先是同治間（１８６２—７４）此症始
於安南、延及廣西、遂至雷、廉沿海城市、至是吳川附城作焉、明年正月、梅菉黃坡及
信宜東鎮皆有之。 三月后，高州郡城亦大作……廣西雷、廉二十年來，皆十一月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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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爲香港中文大學研究委員會資助計劃“Ｒｅｅｎａｃｔ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ｏｍｍｕｎａｌ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ｓ ｉｎ ｅｍｉｇｒａｎｔ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研究編號：３１１０１０９）以
及 ＧＲＦ《二十世紀文化中國的再展演：香港、神户和新加坡華人社區的中元節》（研究編號：
１４６１７９１５）的研究成果之一。

關於反迷信的討論，可以參考潘淑華（Ｐｏｏｎ Ｓｈｕｋｗａｈ）在本書的論文、氏著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牶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１９００ １９３７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以及 Ｒｅｂｅｃｃａ Ｎｅｄｏｓｔｕｐ，Ｓｕｐｅｒｓｔｉｔｉｏｕｓ Ｒｅｇｉｍｅｓ牶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等關於國民政府反迷
信政策的討論。

參考蔡志祥、韋錦新、潘淑華編：《迷信話語》（香港：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２０１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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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五月疫止、城市者重、村落者輕……” ①林慶銓也認爲“此症始於同治年間
（１８６２—７４），先由安南而廣西、雷、廉、吳川；次年梅菉、黃坡及信宜、東鎮、高州城相
繼而行。 至光緒十七年（１８９１）后，廣州各屬及香港澳門諸埠頭流毒相繼。 廣州城
廂内外，死以十萬計。 癸巳（１８９３）福州亦以萬計……”②疫症帶來的恐懼和不安，
引發社會上兩方面的對應方法： 即是方便醫院倡建萬善緣勝會廣告中的“……既
謀拯救於生前，復思拯救於死後……”③驅瘟逐疫，醫病扶危是對生者的慈善；收埋
枯骨、救贖游魂是對死者的慈善。 從清末廣州出版的畫報，我們不難發現有很多關
於“打醮”的報導。④ “打醮”是一種周期性的大型祭祀活動。 從宗教的象徵層面來
看，“打醮”有對社區、人群潔净再生作用。⑤ “打醮”就像中元法會或盂蘭盆會一
樣，有着安撫幽魂、施食餓鬼的作用。 １９ 世紀末衆多的疫病患者以及因爲疫病的死
者，令到廣州城坊以至珠江三角洲一帶的鄉村，惶惶不安。 “打醮”、盆會、法會等安
撫孤魂、救贖靈魂的祭祀活動，一方面是解決心靈恐懼的方法；另一方面，這些祭祀
活動，很容易的會被扣上“迷信”、不科學的標簽。

在 １９００ 建立的廣州城西方便醫院，是一間醫療慈善機構。 醫院可以説是結合
了陽間和陰間的慈善活動： 以醫療救治生者、爲困而無依者贈棺施葬，可以説是沒
有抵觸科學、反迷信的施善行爲。 然而，救贖無主孤魂，在 １９ 世紀末 ２０ 世紀初的
語境中，是不正確的行爲。 因此，廣州城西方便醫院以“萬善緣”取代坊間的“打
醮”和“中元”，强調的是等同於“拯救於生前”的對死難者“拯救於死後”的慈善
行爲。

方便醫院并沒有爲籌募善款而下鄉勸捐。 但是，從廣告可知，方便醫院在鄉村
通過“輪拖渡船賬房代收”、在各埠則請代理字號代收捐款。 我們不知道勸捐的範
圍。 但是，從廣告中，可以知道城市裏的救贖活動，通過人脈關係而與鄉村緊密聯
係。 再者，以“萬善緣”的名義延請僧、道、尼執行儀式、同時附薦先人的祭祀活動方
式，通過《檳城新報》等華文報章刊載的廣告和報導，開始進入海外華人的視野裏。

在上述的背景下，本文嘗試以清末民初在珠江三角洲一帶流行的“萬緣會”爲
切入點，探討在清末民初知識界和國家推動的新思維和反迷信的巨潮下，鄉村社會
如何調整他們的儀式活動、在正確的語言規範下，繼續其儀式生活。 同時，本文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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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羅汝蘭撰：《鼠疫匯編》（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光緒二十三年［１８９７］翰元樓
刻本影印），頁 １２—１３。

林慶銓：《時疫辨》（吳論頁三）（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２００９，光緒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廣
州筱龍園本影印），頁 ２０。

見《檳城新報》１９０８年 ９月 １８日。
參考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編：《舊報新聞：清末民初畫報中的廣東》第 １ 至 ３ 冊（廣州：

嶺南美術出版社，２０１２年）。參考彭海雄：《１８９４ 年省港疫災研究》，《五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
版）》第 ６卷第 ２期（２００４年 ５月），頁 ６２—６５、７０；曹樹基：《１８９４年鼠疫大流行中的廣州、香港和
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１３卷第 ４期（２００５年），頁 ７２—８１。

關於“打醮”，參考蔡志祥：《打醮：香港的節日與地域社會》（香港：三聯書店，

２００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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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進一步探討這樣的“新”的儀式活動，如何爲海外華人社會選取、調整、傳播，從而
嘗試理解清末民初以來的救贖儀式的發展和變容的過程。 本文指出對應清末以來
的反迷信風潮下發展出來的强調紀念、追悼國家英雄爲目的的萬緣會，從廣州開
始，透過移民和移民網路，很快地爲廣府人的僑鄉社會接受、生根。 這些原來在僑
鄉社會舉辦的萬緣會，是鄉民以國家認可的語言，回避“迷信”，有效地解決鄉民靈
魂信仰的需要。 然而，這樣的祭祀語言，在東南亞的華人社會裏，一方面用作解決
安撫幽魂的精神需要，解決安頓先代祖先，使之不淪爲無主孤魂的儀式工具；另一
方面，有效地籌集資金、成爲社會的、慈善的和政治的工具。 雖然渡亡依然是儀式
的主體，然而它們各自對應不同的海外華人地方社會的發展軌迹，調整與儀式相關
的功能和作用。

二、 珠江三角洲的萬緣會①

民國十七年國民黨北伐成功，戮力推行新文化政策。 同年九月，內政部頒佈
《廢除卜筮星相巫覡堪輿辦法》，規範宗教從業人員。② 十月，國民政府頒佈獎勵各
縣長官“破除社會迷信及改正不良風俗著有成效者”。③ 翌年通過《革命紀念日、紀
念式》④同時拒絕地方爲革命烈士如秋瑾建祠的請求，決議改建紀念碑⑤或改變傳
統祭祀英雄的廟宇（英勇祠等）爲忠烈祠、以紀念代替“封建祭祀”⑥爲了推行破除
迷信運動，取締各種迷信活動，國民政府相繼頒佈《取締經營迷信物品業辦法》、《監
督寺廟條例》和《寺廟登記條例》，定義正確的祭祀行爲，把廟宇改爲公產，取消明清
時期政府代表人民安撫孤魂野鬼的“祭厲”儀式，代之以一套革命的紀念方法。⑦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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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本節主要内容見拙著《萬緣會：從華南到東南亞》，《新加坡廣惠肇碧山亭 １４０ 周年紀念
特刊》（新加坡：廣惠肇碧山亭，２０１０年），頁 ２５—２８。

内政部年鑑編委會：《禮俗篇：第六章：風俗》及《禮俗篇：附錄二：禮俗法規》，《内政年

鑑》（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３６年），頁（Ｆ）６６—６７及（Ｆ）３０１—３０３。
《國民政府内政部令，民字第一五九號：民國十七年 １０ 月，縣長獎懲條例》，《部令》，《國

民政府公報》（南京：國民政府文管處），第 ８號，頁 ７—９。
《國民政府訓令第五九二號，民國十八年 ７ 月 １３ 日：革命紀念日紀念式》，《訓令》，《國

民政府公報》（南京：國民政府文管處），第 ２１７號，頁 ２—１８。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指令第三四四，中華民國十七年 １２月 １５日》，《指令》，《國民政府公

報》（南京：國民政府文管處），第 ４６ 號，頁 １３。又參考黃永豪：《地方社會與爭奪秋瑾的遺骸，
１９０７年至 １９１５年》，《成大歷史學報》４５號（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頁 １—４６。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訓令第四四三，中華民國十七年 ８ 月 ２２ 日》，《訓令》，《國民政府公
報》（南京：國民政府文管處），第 ８５期，頁 ６—７。

《國民政府令，中華民國十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寺廟管理條例》，《法規》，《國民政府公

報》（南京：國民政府文管處），第 ７６期，頁 ３至 ５。又參考 Ｐｏｏｎ Ｓｈｕｋｗａｈ，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牶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１９００ １９３７（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潘淑華：《英靈與餓鬼：民國時期廣東地區的盂蘭節與萬緣會》，收入蔡志祥、韋錦
新、潘淑華編：《迷信話語：報章與清末民初的移風易俗》（香港：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２０１３年），頁 ｉｉ—ｘｖ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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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背景下，接近城市的鄉鎮，舉辦祭祀幽魂的盂蘭盆會“在嚴禁之列”，然而，
“各鄉遠距市區，教育既難普及，法律亦未修明。 尚多循俗舉行”。① １９３２ 年 １１ 月
廣州城西方便醫院得到政府有力人士的支持“開追悼抗日剿共及海陸空歷年陣亡
將士大會，建壇設醮，規模極大，此外並附薦家屬先人”。② 由於“追悼會”成功吸引
巨額的報效和附薦先人的款項，各地的慈善醫院、善堂、和寺觀相繼以萬緣會③的名
義，舉辦超度亡魂的儀式。 萬緣會强調國家容許的紀念活動、祭祀是秉承儒家的忠
孝思想而非對幽冥世界的迷信、執行儀式的包括虛雲等正統的、制度的佛教大師。
從儀式的內容來說，與中元祭幽最大的差異是通過萬緣會的儀式救贖的對象主要
（主薦）是與地域社區無關的幽冥世界。④ 地方社會，無論是鄉村或醫院等慈善團
體所超度的對象，如個人或家庭的祖先、醫院的病死者等，皆是以附薦形式得到
超度。

萬緣會在 １９３０ 年代廣東省政府取締迷信活動的背景下，風行一時。 據蒲劍的
報導，廣東民間社會舉辦萬人緣始自光緒廿一年“因先年甲午歲廣州大瘟疫，死亡
相繼，更有全家於難者，市民皆有談虎色變之懼……乃於是年七月望日盂蘭盆會，
倡打萬人緣”。⑤ 然而，“民國以來，破除迷信之說興，執政者雷厲風行，不敢再爲嘗
試。 至前年（按即 １９３２ 年）某善緣以十九路軍抗日將士陣亡不少，乃倡開會追
悼……其後九江方便院繼之，且於會內增設各種遊藝，別開生面，獲利更豐，一時如
雨後春筍……”⑥從報章的報導，“其始萬人緣必於盂蘭節爲之，今之追悼會則隨時
隨地皆可舉行”。⑦ １９２７ 年廣州方便醫院以 １９２０ 年以後，未嘗舉辦萬緣會爲由，申
請舉辦：“追悼留醫身故及各界亡魂”市政府則以“以僧道禮懺，超慰亡魂……殊屬
荒誕，此種迷信習慣，極宜剷除”爲由拒絕。⑧ １９３０ 年代初，方便醫院重新申辦萬緣
會時，明確地聲明目的是紀念和追悼爲國家殉難的英雄、地方的（醫院的）亡魂只是
附屬的追薦物件。 方便醫院成功地舉辦萬緣會，而且得到地方政府的認可，無疑提
供地域社會一個可行的、政府認可的語言和施行方式。 很快地，在珠江三角洲一帶

·０３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大瀝萬緣勝會終難取消》，《越華報》１９３１年 ８月 １７日。
《追悼大會中之千里駒》，《國華報》１９３２年 １１月 １８日。
“萬人緣”有些地方稱爲“萬緣會”、“萬緣勝會”、“萬善緣”等。

雖然各地萬緣會的主薦牌位的寫法稍有差異，一般包括（１）各地水火風災機船車禍罹難
衆魂靈、（２）世界各地海陸空三軍陣亡將士衆靈位、（３）列姓宗親故友衆靈位、（４）失祀衆靈位
等。或（５）個性各名男女老幼、（６）十方法界水陸孤魂等。參考蔡志祥：《靈魂信仰、儀式行爲與
社群建構：以馬來西亞檳榔嶼的廣東暨汀州會館爲例》，收入江明修、丘昌泰主編：《客家族群與

文化再現》（臺北：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２００９年），頁 ９３—１０８及 Ｃｈｏｉ Ｃｈｉｃｈｅｕｎｇ ａｎｄ Ｌｕｉ Ｗｉｎｇ
Ｓｉｎｇ，“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ｓ：Ａｌｌ ｅｙｅｓ ｏｎ Ｔａｉ Ｐｉｎｇ Ｑｉｎｇ Ｊｉａｏ，”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ｉｎ Ｔａｉ Ｐｏ，ｅｄ．
Ｌｉｕ，Ｔｉｋｓ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Ｔａｉ Ｐｏ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Ｃｏｕｎｃｉｌ，２００８），ｐｐ．１２４ １５１．

《導人迷信之萬人緣考》上、下，《越華報》１９３１年 ８ 月 １６ 日及《變相之萬人緣考》上、下，
《越華報》１９３４年 ４月 １７日。

《變相之萬人緣考》上、下，《越華報》１９３４年 ４月 １７日。
《變相之萬人緣考》上、下，《越華報》１９３４年 ４月 １７日。
《市廳制止方便醫院舉辦萬緣會》，《廣州民國日報》１９２７年 ３月 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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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鄉村，把傳統的驅邪趕鬼、驅瘟逐疫的週期性的“迷信”儀式，以萬緣會或追悼會
的名義舉行。 如 １９３６ 年 １１ 月順德光華鄉“吳林潘梁各姓聚族而居，人口逾萬，向
例每六十年由各姓聯合舉行盛大醮會”。① 醮會以鄉中的“主帥廟”爲中心，一連十
一晝夜。 爲配合國家的政策，鄉中各姓集資在廟前“蓋搭大醮棚一座，需費萬元，以
追悼救國陸海空軍陣亡將士名義，延請僧道尼誦經作法，並開演新擎天鑼鼓大
戲”。② 然而，各姓以宗祠爲中心，“各自醵醮資，在本姓祖祠前，蓋搭醮壇、花壇、花
棚……（而且）全鄉開演鑼鼓大戲……等共七班，另影畫戲場數間……農曆初六日
並舉行會景巡遊，附近鄉村及省港人士前往參觀者不下數十萬”。③

廣州城西方便醫院從 １９０８ 年以宗教慈善的名義到 １９３２ 年以紀念的名義舉辦
萬善緣，雖然儀式内容、壇場佈置差異不大，然而新的用語顯示配合了國民政府戮
力推行的文化政策。 要言之，清末民初爲對應新的社會文化思潮、國家的反迷信、
紀念國家烈士的政策而發展出來的萬緣會，從廣州的醫院、善堂、和寺觀的籌款和
功德活動開始，一方面很快爲鄰近鄉村學習，以新的形式語言和祭祀物件，包裝傳
統民間宗教活動。 另一方面，這種新的祭祀幽魂的形式，通過各種方法渠道，爲海
外華人社團所模仿。

三、 從華南到東南亞

海外華人社團可能在 １９ 世紀末，因爲運棺回鄉的關係，已經對萬緣會有所認
識。 如順德陳村濟義莊，“位於新舊墟交界處。 義莊設立，有悠久歷史。 義莊之設，
是以儲藏骸骨及停棺等事，例如僑胞經商外洋，客死異鄉，骸骨保留，裝置木箱，然
後付回先僑之家鄉。 此屬善舉，由各埠善堂打理，骸骨則付之該地義莊。 義莊報告
屍親家屬待領，其有日久無人領去之骸骨，葬諸義地，義莊負祭墳掃墓之責……向
例，每十年建盛大醮會一次，超度先友亡魂”。④ 濟義莊 １８９５ 年舉行超度亡魂的醮
會後，至 １９３５ 年始再次以萬緣會的名義，聘請“鼎湖高僧、羅浮高道、比丘尼”等執
行儀式，重新舉行醮會。⑤ 故此，萬人緣可能是通過醫院、義莊、義山的網絡，從廣州
或珠江三角洲一帶的僑鄉社會傳播到海外華人社區。 民國以後，反迷信思維越烈、
紀念成爲正確的儀式行爲。 從海峽殖民地的華文報章如新加坡的《叻報》、檳榔嶼
的《檳城新報》等，我們可以考察到 １９ 世紀末報章對傳統宗教活動如遊神等報告的
版面越來越小。 反之，關於儒家思想、破除偶像的報導越來越多。 也就是說，清末
以來，國家精英嚮往的反迷信思潮，無可避免的從不同的媒介，播種到海外的華人
社會。 １９２２ 年新加坡的廣府和部分的客家方言群組成的墳山組織廣惠肇碧山亭第

·０３４·

①

②

③

④

⑤

《光華鄉定期建大醮》，《越華報》１９３６年 １１月 ９日。
《六十年一届光華醮會》，《越華報》１９３６年 １１月 ２１日。
《六十年一届光華醮會》，《越華報》１９３６年 １１月 ２１日。
《陳村濟義莊建醮訊》，《國華報》１９３５年 １１月 ２日。
《國華報》在 １９３５年 ９月 １４、１０月 ２、３０、１１月 ２、７、８、９、１０日皆有報導此一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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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籌辦“萬緣勝會”時，强調“……民國肇典以來，紀念二字，播於全國。 觀乎武
漢興師北討，挽回中原，國有紀念。 志士成仁救國，以爭漢族之光榮，有紀念。 家有
祀奉祖先或尊尚敬如在，此明證家之紀念。 清明重陽二節，紳商、各界婦孺，車馬絡
繹於途，爭先恐後，馳赴碧山亭者，何只萬人，費繼許金錢。 此個人之紀念”。①

１９２２ 年，碧山亭倡議舉辦的萬緣會，仿效廣州的萬緣會，“奠土開光、超破大道幽
魂。 神安鬼樂，僧道尼三壇誦經禮懺……”②迄 ２０１５ 年新加坡廣惠肇碧山亭以不定
期的形式，共舉辦 １４ 次萬緣勝會。 萬緣勝會的儀式，一直采用與珠江三角洲的萬
緣會相似的僧、道、尼、以及主薦、附薦的形式。 然而對萬緣勝會的解釋和作用，在
新加坡以至其它地方的華人社會，卻因應地方宏觀壞境而與廣州和珠江三角洲地
區有所差異。

新加坡的廣東和客家兩個方言群（包括廣、惠、肇、嘉應、大埔、豐順、永定）在開
埠初年，建立了“青山亭”的墳山組織，安葬客死異鄉沒有能力送柩回鄉的七屬人
士。 １８４０ 年代政府發展青山亭地段，七屬墳塋乃移葬新開闢的錄野亭。 １８７１ 年代
廣惠肇三府與其它四屬從青山亭分拆出來，另組碧山亭處理墳塋喪葬問題。 １８７３
年碧山亭爲廣惠肇三府無主的先人建立第一個共同的義冢。 １８８０ 年代初開始，來
自三府的同鄉會館（如三水會館）、宗親會館（如楊氏宗親會）、職業團體（如八和會
館）等分別爲其無主的成員建立義冢。 １８９０ 年開始成立正式的墳山組織，並且在
墳地建立一座廟宇。 １９１２ 年三府十六個客家和廣府方言群的同鄉會共同組織值理
會，輪流管理墳山事務。 迄 １９７３ 年，碧山亭共擁有 ３２４ 英畝、１８ 地段的墳地。 爲了
方便管理，他們把墳地分爲十個亭，各有巡查隊，每週巡查墳山。 碧山亭在 １９２２ 年
建立大廟，供奉觀音。 並在廟內，設立小學，提供碧山境內兒童教育機會。 １９５７ 年
另建新校，服務至 １９８１ 年政府征地遷走居民才結束其教育事業。 事實上，新加坡
政府在 １９７３ 年已經計畫將碧山亭所在的地方發展爲新市鎮（即現在的碧山區），不
再容許在墳地內殯葬。 １９７９ 年新加坡國家發展局以五百萬新幣交換碧山亭的 ３２４
英畝土地。 在交涉後，政府撥出其中八英畝土地，讓碧山亭興建一所會所、一個紀
念塔、一座安老院③和一個紀念亭。 從 １９８２ 年到 １９８３ 年，政府共遷去十萬個墳墓。
被遷的墳內的骨骸火化後，有主的放在靈灰閣內的骨灰龕，沒主的放在共同的“義

·０３５·

①

②

③

碑文題爲《碧山亭倡建萬人緣大紀念》。碑藏新加坡廣惠肇碧山亭。碑文載於黎俊忻：

《新加坡廣惠肇碧山亭碑刻整理》，《田野與文獻》第 ７２期（２０１３ 年 ７ 月），頁 ７—１０。黎氏據碑文
記錄，指出碑文刻於“中華民國十年榮歲次癸亥元月吉日”。這樣的記事，也載於碧山亭的網頁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ｐｅｃｋｓａｎｔｈｅｎｇ．ｃｏｍ ／ ｉｎｄｅｘ．ｐｈｐ ／ ｃｎ ／ 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６ 日瀏覽）。然而民國十年爲
辛酉年。癸亥年爲民國十二年。現在的碑文，明顯因爲刻字模糊，在重新填上紅色漆油時，而有

誤差。根據 １９６０年出版的《廣惠肇碧山亭萬緣勝會特刊》頁 ８６ 轉載的《第一届萬緣勝會：碧山
亭倡建萬人緣紀念》，碑記年份爲民國十二年。

黎俊忻：《新加坡廣惠肇碧山亭碑刻整理》，《田野與文獻》第 ７２ 期（２０１３ 年 ７ 月），頁
７—１０。

由於毗鄰靈灰閣，安老院一直空置迄 ２０１５年，改設爲文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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冢”紀念碑。①

碧山亭的領袖是十六個屬會的代表。 他們是華人社團的精英。 這些華人精英
秉承 １９ 世紀末以來的反迷信傳統，同時是儒家倫理的保護者和推動者，積極推動
孝道。 因此，碧山亭强調每年的清明和重陽的祖先祭祀活動，强調“慎終追遠”。②

然而，作爲一個墳山組織，碧山亭的領袖同時需要處理、安撫那些無主的幽魂。
從 １９２２ 年到 ２０１２ 年，碧山亭共組織了十三次的“萬緣勝會”和五次規模較小

的“超度幽魂”。③ 每一次萬緣勝會都是因爲碧山亭遇上財政困難或需要擴展服務
而舉行。 例如 １９２２ 年萬緣會的盈餘用作建立碧山廟、茶亭、公所和學校。 １９４３ 年
雖然在日占時舉行，仍然有盈餘來成立一個基金，並且建立一個地方的市場。 １９４６
年第三次萬緣會的盈餘用作購買七片新墳地安葬日占時的死者，同時建立一所新
的辦事處和學校。 戰後隨着新加坡華人人口的增加，以及中國政權的轉移，運柩回
鄉的可能性減低，新的墳地的需求也增加。 １９５２ 年的萬緣勝會的利潤，便是用作遷
葬早期墳墓的費用。 １９５８ 年的儀式的盈餘則作爲購買新墳地的資金。 碧山亭的常
規性收入主要來自墳墓的租金、香油捐助和墳地內的種植園的租金。 可是，１９７３ 年
開始新加坡政府在新市鎮發展的計畫下，禁止全葬、並且遷走種植園。 面對新的時
代，碧山亭分別在 １９７６ 和 １９７８ 舉行萬緣勝會，籌集資金興建安置骨灰的靈灰閣、
一座大樓以及將來擴展的費用。④ 從碧山亭舉辦的萬緣勝會，也許我們可以這樣的
理解： 作爲一個墳山管理組織，在 １９７０ 年代以前，舉行萬緣會主要有兩個目的，那
就是安撫亡魂以及籌集資金作爲擴展墳地和教育及社會福利的用途。 １９７０、１９８０
年代以後，萬緣勝會舉行的目的是建立服務死者的靈灰閣。 １９９０ 年代以後，碧山亭
的領袖，積極推動碧山亭成爲敬宗追源的祖先祭祀以及弘揚中國文化的中心。 因
此，把萬緣勝會從非常規性的儀式活動，改爲五年一届的常規活動，從而藉此得到
固定的收入來源，用以推動碧山亭作爲仁孝的儒家文化的基地。⑤ 從組織者的角
度，萬緣勝會無疑滿足了碧山亭領袖服務生者與死者的倫理目的。 萬緣勝會貫徹
他們固守的儒家倫理、慈善和反迷信的信念。 我們必須同時注意的是碧山亭的萬
緣勝會的祭祀對象並非一般的遊魂野鬼，而是一些原來是有主的祖先。 萬緣會不

·０３６·

①

②

③

④

⑤

關於碧山亭發展的歷史，參考施義開：《新加坡的廣惠肇碧山亭———慎終追遠、源遠流

長》，《揚》１６期（２００８年 ２月），頁 ４—５；曾玲、庄英章著：《新加坡華人的祖先崇拜與宗乡社群整
合：以战后三十年广惠肇碧山亭为例》（臺北：唐山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岑康生、陳翠玲整理：《碧
山亭大事記》，收入（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編：《新加坡廣惠肇碧山亭 １４０ 周年紀念特刊》（新加
坡：廣惠肇碧山亭，２０１０年），頁 ８２—８９。

見施義開上引文，頁 ５。
參考廣惠肇碧山亭萬緣勝會編輯委員會：《（新加坡）廣惠肇碧山亭萬緣勝會特刊》，

１９６０年及同委員會：《（新加坡）廣惠肇碧山亭萬緣勝會特刊》，１９７６ 年；廣惠肇碧山亭超度幽魂
特刊出版委員會：《新加坡廣惠肇碧山亭主辦超度幽魂勝會特刊》，１９７８—１９７９ 年；以及 Ｋｗｏｎｇ
Ｗａｉ Ｓｉｅｗ Ｐｅｋ Ｓａｎ Ｔｅｎｇ Ｂｕｒｉａｌ Ｇｒｏｕｎｄ，Ｍｉｎｕｔ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ＮＡ ２２６，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同前注。

見施義開上引文，頁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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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是把有主的個人的祖先，通過儀式，成爲會館的、集體的共同祖先。
碧山亭並非唯一一個舉辦萬緣會的海外華人組織。 馬來亞檳城的廣東暨汀州

會館（廣汀會館）是另一個舉行過多次萬緣會的組織。 廣東暨汀州會館的例子，可
以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萬緣會與族群界線的可動性。① 廣汀會館原來是一個管理
墳山的組織。 最早葬在這裏的是祖籍廣東省廣州府和嘉應州的華人（１７９５ 香山、
１７９６ 香山、１７９８ 順德、１７９９ 嘉應州、１７９９ 順德）。 根據碑記的記載，義冢最晚在
１８０１ 年已經有爲“粵東之客、貿易斯埠、有不幸而物故者、埋葬於此。 其墓曰義冢、
乃前人並置”。② １８２８ 年這個組織由原來爲粵東（廣東省）移民服務的墳山管理機
構擴展到包括福建省的汀州府和詔安縣旅檳華人。 １８８４ 年各所屬的會館、姓氏和
職業團體在第一公冢內分別設立總墳。 １８８５ 年設立第二公冢、１９２１ 年立第三公
冢。 １９２２ 年建立正式的辦事處。 １９２５ 年在政府注冊。 １９２７ 年改名爲會館。 １９５５
年設立第四公冢、同時開始整理第一、二公冢的墳墓。 把無主的墳墓拾骨遷葬。 除
了管理公冢外，會館辦理各項神誕祭祀、贊助慈善事業以及投資及發展土地物業
等。③ 位於檳城白雲山莊的廣東暨汀州義山規定“倘非廣東暨汀州人氏、不得在該
山殯葬。”④我們可以從義山的碑刻，探討以喪葬爲中心連結的族群的界線。 白雲
山莊內共有十五塊碑記。⑤ 最早的碑記是 １８０１ 年（嘉慶六年）的《廣東義冢墓道
志》。 碑記紀錄了 ２７５ 名捐題者，除了用公司（義合、廣和、同發）和店（２３ 店）的名
字外，其餘皆是以個人名義捐款。 １８２８ 年的《廣東省暨汀州府詔安縣捐題買公司
山地》的碑記記錄的捐題單位都是原鄉地域，包括了十一個縣單位、三個府單位（潮
州、惠州、汀州）和一個州（嘉應）單位。 十一個縣的單位中的九個屬於廣州府。 需
要注意的是十一個捐題的縣單位中大埔縣屬於潮州府，但獨立記錄成一個捐輸單
位，可能反映大埔籍的人數，也可能因爲大埔雖然在行政上屬於潮州府，但大部分
的住民是說客家方言。 此外，這個碑記也包括了兩個不屬於廣東省的單位： 即屬
於福建省的汀州府和（漳州府）詔安縣。 如傅吾康指出，這可能是因爲這兩個地方
一方面鄰近廣東省、兩個地方的人是經過韓江、從汕頭移民到檳城，另一方面，與他
們同樣是說客家方言有關。⑥ 綜合來說，１８２８ 年的碑記顯示這個墳山組織跨域兩

·０３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下文摘自拙著《靈魂信仰、儀式行爲與社群建構：以馬來西亞檳榔嶼的廣東暨汀州會館

爲例》，江明修、丘昌泰主編：《客家族群與文化再現》（臺北：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２００９ 年），
頁 ９３—１０８。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Ｆｒａｎｋ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ｐ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ｎ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
（Ｋｕａｌａ Ｌｕｍｐｕ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ｌａｙ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Ｖｏｌ．２，ｐ．６８５．

林廷佾編：《檳榔嶼廣東暨汀州會館二百周年紀念特刊》（檳城：廣東暨汀州會館，１９９８
年），頁 ２４８。

《亞士槿公冢條規》，收入 Ｔｅｘｔ Ｂｏｏｋ 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ｕｓｅ ｏｆ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Ｎａ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ｅｓ，《三州
府文件修集》，ｅｄ． Ｈａｒｅ，Ｇ．Ｔ．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Ｖｏｌ．４，第 ４卷第 ４８件。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上引書第 ２卷，頁 ６８２—７１２（碑刻編號 Ｈ１．２３．１ １５）。
傅氏認爲他們所以可以加入墳山組織，可能與當時檳城的廣東人是以客家爲主的。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上引書，頁 ６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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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省（廣東、福建）、包括五種方言群（粵、臺山、客、潮、瓊）。 １８６０ 年的《廣東省暨
汀州衆信士新建檳榔嶼福德祠並義冢涼亭碑記》中共記錄廿四個捐題單位。 值得
注意的是與 １８２８ 年的碑記比較，原鄉地域單位都冠以“館”、“堂”、“公司”的名稱。
顯示制度化的地域組織的出現。 １８６０ 年的碑記，更重要的是說明了會黨的位置和
重要性在地域和姓氏團體之上。 義興、海山、和勝、仁勝、洪義順等會黨合共捐助了
１ ６９６．３６５ 元，占總捐額（２ ３０６．３６５）的 ７４％。 在儀式的排序上，會黨也占了主要的
位置：“立祭掃定期、以敦和睦。 逢清明之日、則義興館、前期一日或二日、則海山
館、前期三日或四日、則寧陽館。 凡各府州縣幾個姓氏、便隨訂期、同祭分祭、總不
離清明前十日、之後十日者。”①１９ 世紀 ２０ 年代，檳城有七個會黨，它們都是說廣府
或客家方言的所謂‘澳門人’（Ｍａｃａｏｓ）。 其中最重要的是義興（１８０１），和勝（１８１０）
和客家語系的海山（１８２３）。 １８２６ 年福建系的人爲了要抗衡澳門系會黨的勢力，組
織了名爲‘春生’（Ｃｈｕｎ Ｓｉｍ）的會黨。② 在 １８２０ 至 １８６７ 年之間，會黨在檳城非常活
躍。 這些會黨控制廟宇和神明，並且通過裝藝遊神（Ｃｈｉｎｇａｙ）來宣示勢力和地盤範
圍。③ 假如用 １８６７ 年義興和建德（或稱大伯公會）之間的械鬥作爲指標的話，大部
分的檳城華人都是有會黨的關係。④ 建德（或稱大伯公會）是 １８４４ 福建籍會員從
義興分拆出來的會黨、成爲對抗義興主要的福建系勢力。 因此，我們可以假設最低
限度在 １８４０ 年代以前，會黨是跨省分的組織。 也是殖民地政府用作控制華人的合
法的組織。 然而，１８６７ 年檳城動亂之後，殖民地政府改變管治政策，把華人社團分
成有注冊的合法團體和沒有注冊的非法團體。 鄺國祥指出十九世紀末，“各社團如
雨後春筍，紛紛成立。”⑤十九世紀中後期，大量的移民湧入，同時也將原鄉的意識
形態和理念帶到東南亞。 東南亞的儒學運動，孔教活動，與中國境內的反迷信運動
互爲呼應。 華人的精英分子一方面組織跨地域的團體（如平章會館，１８８６、⑥極樂
寺，１８９１，⑦中華總商會，１９０３），另一方面逐漸遠離草根民衆的日常生活。 從檳城
新報的報導，一方面檳城華人的上層社會積極推行反迷信運動和推動佛教、基督教
等制度化宗教的運動，譴責封建迷信、疏遠與政府禁止的秘密會社結合的遊神、中
元等祭祀活動；另一方面，草根的華人社會仍然游神演戲。 在這樣的背景下，會館、

·０３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上引書，頁 ６９２—９３。
Ｂｌｙｔｈｅ，Ｗｉｌｆｒｅｄ，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ｅｃｒｅｔ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ｉｎ Ｍａｌａｙａ牶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ＫＬ：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ｐ．５４．
Ｌｏｗ，Ｊａｍｅｓ，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ｎａｎｇ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ＫＬ：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２）（ｒｅｐｒｉｎｔ ｏｆ １９２６），ｐｐ．２４５ｆｆ，３００．
１８６０和 ７０年之間，檳城約有 ３６ ０００ 華人。１８６７ 年動亂的調查報告指出義興會員有

２５ ０００人，而建德則有六千。Ｂｌｙｔｈｅ上引書，頁 １３１。
鄺國祥：《檳城散記》（新加坡：星洲世界書局，１９５７年），頁 ７。
平章會館爲華人大會堂的前身，光緒十二年由廣東及福建兩省人士共建。見《（光緒十

二年）創建平章公館碑記》，收入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上引書，頁 ７９９—８０３（碑刻編號 Ｈ１．３２．１）。參考今堀誠
二著、劉果因譯：《馬來亞華人社會》（檳城：檳城嘉應會館擴建委員會，１９７４年），頁 ３９。

極樂寺在 １８９１ 年由來自福州鼓山寺的妙蓮法師傳創建。見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上引書，頁
６２６—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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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會館控制的墳山成爲上層精英和草根階層結合的途徑。 Ｄｅｂｅｒｎａｄｉ 指出 １９７０
及 １９８０ 年代在團結華人的需求下，檳城華人精英重新尋找草根華人的支持。 但
是，作爲受過高等教育的他們，有意地與迷信或受秘密會社控制的巡遊掛上關係的
（中元）社區祭祀保持相當的距離。① ２０ 世紀强調紀念和追悼國家英雄的萬緣勝會
被用作取代封建迷信的靈魂祭祀活動。 在這樣的意義上檳城廣東暨汀州會館舉辦
的萬人緣成爲迷信和儒家祖先祭祀中間的“儀式工具”，把階級性的族群關係通過
儀式結合起來。

東南亞地區的萬緣會並不是常規性的宗教儀式活動。 檳城廣東暨汀州會館只
有在葬地不足，整理墳山、拾金遷葬、火化有主墳骨，然後安放於先靈堂等靈灰閣
內；或將無主骨骸遷放總墳分內後，才舉行此一有普渡意義的儀式。 會館曾在 １９６１
年 １０ 月、１９７３ 年 １２ 月、１９８６ 年 １０ 月和 １９８９ 年 ４ 月舉辦萬緣會。②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至 １２ 月 ３ 日之間，會館舉行了包括四天佛教儀式和三天道教儀式的萬緣會。
主辦單位强調舉辦萬緣會的目的是“慎終追遠、悼念先人之祖、並祈求各界安康、合
境平安”。③

在七天的儀式中，我們可以看到兩重的族群關係。 首先在宗教的層面上，可以
從兩方面說明：

（１） 僧、道、尼三者的關係： 儀式執行人除了平行粵語方言群和客家方言群以
外，制度化宗教的佛教代表精英分子，它超越了方言群體，服務會館內的非粵語、客
語方言群。 佛教和道教在儀式上的分庭抗禮，也特顯會館組織的跨地域、方言的特
性；以及粵語方言群體的歷史位置。

（２） 祖先、會館先賢、孤魂野鬼的關係： 萬緣勝會的舉行是與會館的公冢拾金
移葬相關聯。 拾金移葬是把“乏人祭掃的古墓，本會代爲拾金……將之集體火化，
另立一祖總墳，由本會館信董委員于春秋二祭時，前往祭祀……凡屬下之會館、姓
氏、團體等之總墳，予以保留。”④也就是說，萬人緣是一個把原來是有主的、屬於家
庭的先祖的靈魂，通過儀式行爲，變成團體的、集體的靈魂（會館先賢）。 因此，社

·０３９·

①

②

③

④

ＤｅＢｅｒｎａｒｄｉ，Ｊｅａｎ Ｅ．，Ｒｉｔｅｓ ｏｆ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牶 Ｍｅｍｏｒｙ，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ａ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Ｃａｌｉｆ．：Ｓ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１０．

《檳榔嶼廣東暨汀州會館二百周年紀念特刊》頁 １７７ 及 ２１４。又會館在各該儀式時的報
章《星洲日報》摘要如下：１９６１年 １０月 １８—２５日“拾金移葬，循例先舉辦萬緣勝會，超渡幽魂，以
安泉壤……具二千件恩物—白米暨牛奶—施贈六十歲以上老人……七天佛道法事……二萬多名

同鄉前往致祭……小販商業公會、三水會館、順德會館、屠業公所之音樂組演奏……收入：２２ ４２６
元九角一分、支出：１３ ０３２元 ７ 角”；１９７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２０ 日：“高僧、道士、丘尼……特等 ５０ 元、
中等 ３０、普通 １０、衣櫃 ２……道士或和尚破地獄每種 ６ 元”；１９８６ 年 １０ 約 ９—１１ 日“道士……靈
位：ＲＭ５０、破地獄 ＲＭ２０”；１９８９年 ４月 ８—１４日“僧、道、尼……粵劇、華粵語清唱表演……神主：
ＲＭ５０、破地獄 ＲＭ２０”。

檳榔嶼廣東暨汀州會館 ２００５年 １１月 ２１日致全體 ２００５年萬緣勝會工委會、全體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年董信、常務會、青年團理事會、婦女組理事會、及全體屬下十八間會館關於“２００５ 年萬緣勝
會規定條例”通告。

林廷佾，上引書，頁 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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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會館成爲一個很重要的仲介，避免因爲拾金移葬而製造的孤魂野鬼。 在這樣的
意義下，族群團體扮演了一個令靈魂有所歸屬、有所依附的腳色。

我們從新加坡的例子，明白到萬緣會如何從以儀式爲中心的宗教活動演變爲
社會的、和慈善的事業。 檳城的例子，說明作爲儀式的萬緣會，扮演着聯結族群和
消解階級矛盾的角色。 同時我們也理解到這個非常規的儀式活動的一個重要目
的，是在整理墳山後，務使遠年的祖先，依附在各層次的會館中，不致淪爲孤魂野
鬼。 目前可以知道的是萬緣會主要是在廣府的鄉村以及海外的廣東系統的廣、客
墳山組織之間流行。 在英國的海峽殖民地生活的福建人並沒有舉行萬緣會的活
動。 我們暫時沒有足夠的資料來討論萬緣會是否在廣府以外的族群之間傳播。 越
南堤岸的例子，也許可以爲我們提供一些線索。 １９５７ 年，越南堤岸的廣肇幫中華理
事會因爲戰爭、交通和人口增長的原因，在廣肇義祠內的葬地不敷應用，而且“……
歷届起執之先僑骨殖又因未能運回原籍安葬，需地更多……厝存祠內無人認領之
骨殖。 亦達八千餘具”。 爲了增加墳地，以及令未能還鄉的亡魂，“暫安斯土”，在
１９５７ 年舉辦了一次“萬人緣醮會”。 儀式七晝連宵，包括來自金邊和北越的寺院法
師、道館道長、道壇居士和道堂道姑等三十七個單位在九個壇場舉行法事。 （其中
道德堂壇，由各道館法師主持）。 此次醮會，收入 ３ ５５１ ４３５．２ 元，支出 ２ ０１０ ５１９．２６
元，盈餘 １ ５４０ ９１５．９４ 元。① 我們不知道堤岸廣肇幫此後還有沒有舉行同樣的儀式
活動。 通過萬緣會，無疑可以籌集大量資金，也可能因此爲其它會館組織仿效。
１９５９ 年，也就是廣肇幫成功舉辦萬緣會後的二年，越南西貢堤岸的福建幫的福善
醫院，也舉辦了一次的萬人緣法會。 法會成功集資興建一座“萬緣院”外，還有 １４０
多萬元盈餘撥作醫院日常經費。② 萬緣會也許畢竟是廣肇族群特有的儀式活動，福
善醫院似乎再也沒有舉辦萬緣會。③

綜言之，萬緣會在東南亞的發展有三個方向： （１）它從廣府語言群的儀式活動
發展爲一個用作跨族群、聯繫階級的儀式活動；（２）它與墳山管理機構密切相關。
也就是說，東南亞的萬緣會處理海外華人的祖先崇拜，把未能回鄉的死者、子孫日
漸疏遠的祖先通過儀式依附會館，成爲綜合的、具備普同性的先祖；（３）萬緣會繼承
清末以來在珠江三角洲發展出來的“主薦”、“附薦”以及“僧、道、尼”的儀式內容，
然而，在華人精英强調儒家的孝道的同時，它也是一個有效的集資工具。

·０４０·

①

②

③

堤岸廣肇中華理事會主辦萬人緣建醮委員會主編：《堤岸廣肇幫萬人緣醮會徵信錄》，

１９５７年。
（越南福善醫院）編輯委員會：《越南福善醫院今昔錄》（堤岸：越南福善醫院，１９６３ 年），

頁 １４５—１４８，１５６—１５８。
游子安 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 １３日在華僑華人文獻中心和汕頭大學文學院基督教研究中心聯合

舉辦的“海外與僑鄉：潮汕、閩南族群宗教信仰”國際學術圓桌會議中報導 ２０１５年（乙未年）１０月
初 ９至 １５日在越南胡志明市考察了由胡志明市華人佛教會和潮州義安會館聯合舉辦的“乙未年
萬人緣祈福普度大法會”。據游氏，法會五年一届。第一届在 ２００５ 年由華人佛教會與義安會館
合辦、２０１０年爲第二届由華人佛教會與福建會館合辦。２０１５ 年爲第三届。游氏指出法會包括多
個佛壇、道壇和先天壇。其中多個壇的儀式執行人爲廣府人。（據筆者在場的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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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　 　 結

大抵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從珠江三角洲一帶，對應清末以來的反迷信風潮下發
展出來的强調紀念、追悼國家英雄爲目的的萬緣會，透過移民和移民網路，很快地
爲廣府人的僑鄉社會接受、生根。 這些原來在僑鄉社會舉辦的萬緣會，是鄉民以國
家認可的語言，在“反迷信”巨潮下，有效地解決鄉民靈魂信仰的需要。 然而，這樣
的祭祀語言，在東南亞的華人社會裏，一方面用作解決安撫幽魂的精神需要，解決
安頓現代祖先，使之不淪爲無主孤魂的儀式工具；另一方面，有效地籌集資金、成爲
社會的、慈善的和政治的工具。 雖然渡亡依然是儀式的主體，然而它們各自對應不
同的地方社會的發展軌迹，調整與儀式相關的功能和作用。

附錄一：

粵東城西方便醫院倡建萬善緣勝會廣告

二十世紀爲民智大開時代，何物善棍尚作此等怪異現象，選而登之，所著其罪也。

佛氏以慈悲之熱念，發宏願毅力，爲超度衆生之說，於是有出地獄大堂之偉想，使乎抱憾以殁之幽

魂，皆得離苦海，以生樂國。嗟夫，死者已矣，其苦惱已付之無何有之鄉矣。尚欲爲之拯救，而不能已，

則天生人之疾苦，其亟亟於謀拯救，慨可知矣。我方便留醫善院，救生人之疾苦者也。自庚子開辦至

今，已歷八載。其到院就醫者，多危症，年中留醫數千人。凡外埠內地之抱有疾苦，而無所依倚者，咸

賴之計。醫愈而出院者數萬人，而其中路斃而不及救，與夫服樂而不能救者，其數亦相等同，人用是

心。竊憫焉哀幽魂之無歸，既謀拯救於生前，復思拯救於死後，爰議倡建萬善緣。曾爲水陸道場，招致

羅浮道長鼎湖高僧擇地建設，以吾粵同胞之抱憾以殁者。若金山地震，香港風災，旅外僑商喪身異地，

又若永鎮藥庫之倒轟，焚賽珍酒樓之壓，保安漢口兩輪之火熱水溺，殃及多命，瀕年癘疫死傷之慘，積

久頓忘，□□最近者，各屬水災男女老少之橫死者，不可勝數也。萃無數之幽魂，使與本院留醫而不及
救之幽魂，回受超度之法力，豈不善歟。惟是道場建設，需款既鉅，本院年中經費數萬，全賴各同人及

諸善士捐題，竭蹶時形，萬難獨任，況在綢繆兼顧之時乎。爲此刋錄緣部，分送捐冊，所賴善信諸君，捐

鉅款以成美舉，有厚望焉。是爲引。

一擇西關黃沙火車頭新沙□之東水陸通津處，建設釋道兩壇，定期八月初七日辰時啓壇，七晝連
宵功德，所有辦事規則，另紙列明，祈到公所取閱。

一公所設在十七甫愛育堂左鄰爲辦事收支處，如各善信捐助經資，認送應用各物及附荐經資，請

到公所掛號交收，如各鄉捐助，請交輪拖渡船賬房代收，各埠請交代理字號，注收均送回收條，以昭

核實。

一本公所並無下鄉沿門勸捐，倘有假借本院公所名目在各鄉冒混沿簽者，定必查究，諸善信勿爲

所愚是禱。

城西方便醫院倡建萬善緣同人公啓。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１９０８年 ９月 １８日。

附錄二：

請看萬善緣內容之怪狀

昨日近黃沙地方沿途異常擠擁，下流社會之人摩肩並進，遇有女子則合群擠之，或穢語調笑，或上

下其手。及至火車頭地方，則見所謂萬善緣之醮棚，高插霄漢，入其中則分僧道尼三壇，每壇洋燈以萬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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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計。對面一棚懸一□繡橫眉，題曰如入山陰道中，大壇兩旁有紙紮之所謂十王殿，蛇神牛鬼不可名
狀。男女雜遝，奢蕩不禁。再過則有附薦棚，哭聲震天，雜以笑語，燈光射目，棚內女子或坐或臥，四旁

觀者，則眈眈□。檯上擺列神主如華林寺之五百羅漢，亦有紙紥人形，或穿真衣冠。僧道等輩，齋魚粥
鼓，立於各神主之前，口喃喃不知作何語，眼灼灼四面注射，最後則有巡警局之消防隊爲之捍衛云。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１９０８年 ９月 １９日。

·０４２·




















































































































































